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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史知来跟党走，忆苦思甜颂党恩。

群众路线常实践，全国人民迈新程。

初心使命永不忘，中华民族盛世临。

弘扬传承中华魂，复兴路上筑梦行。

前仆后继革命路，攻坚克难迈征途。

百年历程谱新章，踔厉奋发创辉煌。

建党百年感怀

□ 欧阳文

自从有了共产党，黑暗中国见阳光；

推翻万恶旧社会，人民翻身把家当；

打败日本侵略者，消灭祸国蒋匪帮；

各族人民一条心，建设可爱的家乡；

我国由弱变强壮，一年更比一年强；

乡村都通水泥路，高速铁路达四方；

大海上面变坦途，万丈悬崖架桥梁；

惠民政策暖万家，人民群众喜洋洋；

补助学生生活费，关心老人的健康；

残疾的人有照顾，耕田种地有补偿；

哪个朝代比不上，只有当今最富强；

国富民强多兴旺，生活步步奔小康；

努力实现中国梦，永远不忘共产党。

永远不忘共产党

□ 龙光才

本报讯（记者 姚宁 通讯员 莫
屈）7 月 16 日下午，州文联、州中医
院、州老干局、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联合举办作家刘燮明新作《追
梦》发行研讨会。州文联等相关单位
的负责人和部分作家、评论家及媒体
记者共30余人参加了发行研讨会。

刘燮明是黔东南州中医院退休主
任医师，业余时间对文学创作情有独
钟，在古诗词的研究和创作上取得丰
厚成果，出版诗词专著两部，系中华
诗词学会会员。近日出版诗文集《追
梦》，该书内容涵盖了作者家史追叙、
人生回忆、生活感悟、国学研究、读书
心得等丰富内容。

与会人员对刘燮明文学创作及其
成果等进行了全面中肯的评论，对其
几十年如一日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
和不懈坚持业余创作的热情给予了
良好评价。

刘燮明作品《追梦》
发行研讨会在凯里举行

雷公山大山深处，深藏着一
个叫格头村的古苗寨，是贵州省
乡村旅游重点村。2021 年 6 月 24
日，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到有四百
多年历史、被誉为“秃杉之乡”的
格头村。

我们还未走进寨中，首先看
到的是，发源于雷公山腹地的巫
密河，沿着深深的峡谷流来，穿过
寨中，又沿着峡谷，向远方流去。
一见到这条清澈明净的河，大家
眼睛一亮，不由得惊叫：噢，好清
亮的河！

走进村子，抬眼望去，便看到
了那棵立于河的北岸路坎上木楼
旁的千年“秃杉王”。这棵已有一
千多年树龄的古红豆杉，遭遇了
无数次的雷霆袭击、暴风摧残，它
仍以四十多米的高度、两米多的
直径、八米多的腰围，以直插云
霄的姿势，挺立寨中，与山水为
伴，与天地对话。不远处，立有
一块秃杉保护碑，碑上刻着保护
秃杉的村规民约。来到了秃杉之
乡，我们最急切的心情，是想去
距离村子五里路的北面山上看秃

杉群。
我们沿着巫密河的走向，朝

北面的山坡上走去。就在我们正
要翻越一道山坳时，一片黑云遮
过来，豆大的雨点子就噼里啪啦
地砸了下来。我们都没带伞，害
怕被大雨淋成落汤鸡，便扯脚往
回走。可走到风雨桥头，雨却停

了。我们又调转头，向北面的山
坡上走，但没走多远，先已到达北
面山顶的朋友们已迈着匆匆的脚
步回来了。他们一见我们就说，
别去了，要下雨，回去吧！我们又
只好随着他们往回走。走到一道
河湾时，只听有人惊喜地叫道：快
来看，有娃娃鱼！噢，有娃娃鱼？
我连忙走过去一看，浅水中的石
缝边，伏着一条像娃娃鱼的小生
灵，再仔细一看，两条、四条、五条
……越看越多。这些小生灵虽然
像娃娃鱼一样长有四条腿，可头
和颜色不像娃娃鱼呀！娃娃鱼的
头扁平宽大，身体肥胖，大都呈灰
褐色。而这小生灵虽然也是两栖
生物，可它们的头像四脚蛇的头，
身子像四脚蛇的身子，只是没有
四脚蛇的鳞片，身上的颜色和黄
鳝一样，呈黄色。尤其是它们从
头部到尾部，有三条由橘黄色的
斑点组成的长条纹，很显眼，很好
看。一个朋友觉得可爱，用双手
轻轻地捧了一条在手里玩着。就
在大家围拢来看他手中的小生
灵、直叫娃娃鱼时，有人说这不是
娃娃鱼，是蝾螈，有毒！手捧蝾螈
的朋友一听说有毒，赶忙把手中
的小生灵放入河中，把手洗了又
洗，唯恐手上沾有毒。

不到黄河心不死。来到了格
头村，未看到秃杉林，就等于未到
格头村。在大家快走回村子时，
我便沿着北面的一条山路，独自

登上了一个山坡。不上来不知
道，一上来让我惊喜不已。站在
山顶上放眼望去，峡谷两面的山
坡上，是一层层的梯田，也许是海
拔高，气温低，绿油油的稻禾才开
始返青分蘖，还未孕穗。对以种
稻为生的格头村人来说，这些梯
田，是滋养着他们一代代人的命
脉田。我站在梯田中，把目光移
向来时的方向，整个格头村几乎
全呈现在我的眼下。深深的峡谷
中，巫密河像一条银白色的带子，
从寨中宛然飘逸而过。河两岸盖
着清一色青瓦的干栏式木房，密
集安然地静立在山湾里或山垴
上。苍茫的天底下，村子南面的
那道长满苍翠秃杉而显得郁郁葱
葱的山脉，像一条巨大的青龙，气
势雄浑地从西南方向飞扑而来，
似 青 龙 入 海 ，把 头 直 伸 向 巫 密
河。因刚才下了些雨，远山烟雾
蒙蒙，深谷流水幽幽。尤其是那
一片青翠的秃杉林，蓝得像深邃
的海，整个格头村，美得像海底的
一个童话世界。时值正午，淡蓝
色的炊烟，从房顶上的瓦缝里弥
漫开来，形成一层青色而透明的
雾状，浮在村庄的上空，整个格头
村，显得幽静旷远。任时光荏苒、
季节流转，这种亘古的幽静旷远，
对远离繁华喧嚣的格头村来说，
是他们的独享。

我收回目光，蹲下身子，用手
轻轻地抚摸梯田中的青青稻禾，

便立即闻到了泥土和稻禾的芳
香。这些稻禾，是格头村人亲手
栽下去的，栽下去的不仅仅是稻
禾，而是全家人的希望和梦想。
自古来，勤劳朴实的格头村苗家
人，就把自己的生命，与田、与水、
与山、与土、与树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为护卫家园、保护大自然，与
自然和谐相处，格头村人便竖碑
护树，人人有了保护生态环境的
责任和担当，于是才有了这充满
着灵性的山水，无处不闪耀着生
命的色彩。你若伸手去抚摸这里
的每一棵树，都能感受到它们的
温暖和心跳。有着独特的自然资
源优势、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古
朴的农耕文化传承的格头村人，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不错过农
耕季节，在自己的田地里，春天播
种，夏天薅修，秋天收获，冬天珍
藏，山一程水一程地过着与世无
争的日子，虽然没有波澜壮阔的
奇迹，但有刻骨铭心的欣慰。被
列入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开发重
点村的格头村，正在悄然地发生
着变化，休闲之日，山外的游客不
断地走进了格头村，观山水，赏风
情，听苗歌，品美食，手头拮据的
村民渐渐变得宽松起来。在岁月
的磨砺和沉淀中，格头村人珍惜
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感恩大自
然的每一份馈赠，固守着古朴淳
厚的民风，该村被誉为“绝世秘
境”，当之无愧！

格头村探秘
□ 陈 平

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
在午休，突然被一阵电话铃
声吵醒。是州文化馆李老师
的来电，他告知我，州文化
馆准备安排老师，给我们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团的
成员进行一个星期的声乐
基础培训，地点就在州文化
馆排练室，时间是每天晚上 8 点
至 10 点。

“太好了！感谢州文化馆领
导，感谢李老师！我这就通知大
家做好准备！”

挂断电话后，我的心情很激
动，这可是个提高我们艺术团成
员艺术素质的好机会呀！说实
话，团队里不乏歌师，唱歌也很
动听，但是，她们属于民间，属于
传统，习惯于自由自在、随心所
欲地演唱，在苗族民间，千百年
来都是如此。然而现在，社会改
变了，现在要让我们苗族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走向舞台，展示给更
广大的观众，而我们的队员有的
甚至不懂苗语，我们的合唱要达
到完美的艺术效果，就需要声腔
上的和谐统一。现在接到这个消
息，真是太好了！作为艺术团副
团长，我希望能够带领团队不断
地提高能力，克服传统演唱的不
足，走向更高更大的平台。

接下来，我打电话联系队员
沟通，又在艺术团微信群里通知
接龙。大家都和我一样兴奋。 6
月 18 日晚上，培训开始了。州文
化馆的莫军、刘忠美等几位老师
都到场来看大家，鼓励大家。以

前听州苗学会领导讲，苗族有许
多老艺术家将优美的苗歌献给全
国乃至世界的听众，远的不说，
眼下就有原州歌舞团的副团长阿
桑，九十年代又出了个阿幼朵，
都是全国知名的。唱歌本来有男
有女，可是苗族早先出名的都是
女性歌手，她们大都选唱比较高
亢优美的飞歌。苗族男歌手的出
名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全国
的青歌赛推出了个潘兴周，近年
又出个潘成增，也就是从这时起，
世人才知道苗族民歌丰富多彩的
艺术魅力。

前三天培训是李成望老师的
课，后三天是梁芳老师的课。李成
望、李峰、莫军老师他们原来都是
州歌舞团的演员，都是著名的芦笙
演员，以芦笙演奏为特长，但是他
们都精通苗歌演唱，在家乡就是唱
情歌的高手，真正实践了将原生态
苗歌与现代舞台的有机结合，誉满
全国的苗族多声部情歌《你是一朵
花》等就是成功的例证。

第一天李成望老师教大家如
何开嗓，如何运用用腹部发音，
以及如何发鼻音……因为要唱出
好听的苗歌，必须要懂得运用真
假音，而在真假音互相转换时要

有一定的技巧……通过老
师 的 指 点 ，又 反 复 地 练 习
后 ，大 家 都 掌 握 了 一 些 方
法，在试唱的过程中大家都
很放松，而且感觉唱得不那
么累了。

第 二 天 李 成 望 老 师 仍
然让我们先进行半小时前

开嗓练习真假音，接着李老师还
为大家比赛的歌曲进行改编一
下，通过在唱功方面教了技巧，
试唱以前的歌有了很大改善。

第三天是李成望老师的最后
一节课，因知道我们艺术团有比赛，
老师用半个小时来练唱功技巧，其
余的时间都是用来排练比赛歌曲。

后三天是梁芳老师的课。梁
芳老师可是唱苗族民歌出名的歌
手，第一天梁老师的课上得我们既
开心又兴奋，她一会要求我们嘟嘴
皮，一会又让我们学狗累了大喘
气，一会又要我们很伤心地哭，一
会儿又让我们开心地大声笑……
排练室里一时热闹极了。大家都
没想到，原来还有这样生动有趣的
练嗓方法，真是太好玩了！

半小时练完开嗓技巧后，梁
老师开始教我们一首新歌，那是
一首雷山短裙苗游方歌，是莫军
自编的，非常优美动听。因时间
问题，梁芳老师第一天的课只教
了一小段，我们心里欠欠的，好
想一下子就都学会整首歌。到第
六天时，一曲动听的短裙苗歌我
们已完全学会。只因培训的时间
短，细节方面还没完全处理好，
如还有学习机会不会错过。

第一次声乐培训

□ 文正敏

昨夜做了一个有点怀旧的
梦 ，梦 见 老 家 木 屋 里 的 旧 扁 担
了。长长短短、厚厚薄薄大概有
十来根，有木制的，也有竹子加
工成的，有父母亲用过的，也有
我曾经用过的，更有哥哥姐姐们
用过的。

如今，木屋安安静静地坐落
在山谷中的半山腰，别说那角落
里被遗忘的旧扁担，就是整栋屋
子都没人在意了。昔日木屋里
天未亮就有了灯光在隐约闪烁、
锅碗瓢盆在声响，因为母亲开始
煮猪草了。在母亲的吆喝声中，
父亲从睡梦中醒来拿起扁担就
上坡割牛草去了。夏天里，无论
刮风下雨，每天父亲哥哥姐姐都
得上山去割草，用备好的绳子把
牛草捆结实，再用扁担把野草挑
回木屋下边的牛圈里。

我们一家人，父亲用扁担的
时间最长，从十九岁结婚开始到
六十多岁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
用过多少根扁担挑起了我们全
家。冬天里要把木炭从山上的
炭窑里挑回木屋，遇到赶场的日

子，父亲就提前一天用扁担把木
炭挑到三公里外马路边的朋友
家里，第二天清晨就请拖拉机把
木炭运到清水江边锦屏县城里
去卖。城里人看中的木炭，把价
格谈好后，父亲又得用扁担把木
炭挑到他们的屋里。

春节过后，扁担的用处又不
一样了。大概从初十开始，一家
人就要开始种洋芋。当时种洋
芋得用猪粪当肥料，父亲又带头
用扁担把猪粪挑到半公里外的
田土里去。由于当时是寒假，那
根短小而又薄的扁担也派上用
场了，我挑起七八十斤跟在挑一
百多斤的父亲后面。遇到上坡
路，我双腿变得有点乏力，父亲那
一米六出头瘦小而又坚硬的身体
走在前面一步一个脚印，那稳健
的步伐铿锵有力。顿时，我浑身
也变得充满力量了，跟紧在父亲
的身后，生怕父亲就走远了。

到了春天，要忙着犁田插秧
了。要用扁担一挑一挑地把“牛
粪草”挑到坡上的水田里去。我
们 家 兄 弟 姊 妹 多 ，水 田 也 相 对
多，父亲那厚实的肩膀又要开始
忙碌了。遇到周末，我也要小打
小闹地帮点忙，用那根柔韧性好
的扁担与父亲一起挑牛粪。周
一至周五我得住校读书，故不能
持续性挑东西，我那弱小的双肩
因此经常要脱一层皮。父亲看
到 我 那 难 受 的 样 子 ，借 机 教 育
说：“不好好读书，考不起大学，
就得一辈子扛扁担。”每当在学
校我贪玩厌学的时候，父亲的话
时常敲打着我。

到金秋时节打谷子，父亲挑
谷子回家从不选扁担，扁担都是
我们选剩后留给父亲的。奇怪
的 是 ，无 论 是 木 扁 担 还 是 竹 扁
担，甚至是我从不愿用的那根扁
担，到了父亲肩膀上，总是变得

好使起来。那根被遗弃的扁担，
父亲挑起金灿灿的稻谷回家走
平路的时候，因为步履轻盈整齐
又有节奏感，扁担经常“咯吱咯
吱”地在父亲的双肩上唱起“神
曲”来，紧跟其后的我也想模仿
父亲，可惜那根精致的扁担却不
愿在我肩上歌唱。

父亲在四五十年的光阴里用
了无数根扁担，所以父亲对屋里
那些旧扁担是深有感情的。前
年回老家过年，我打扫房间的时
候无意发现角落里的那些旧扁
担，我想全部清理出来丢掉了，
父亲却坚决不同意。然后父亲
把那些旧扁担从我睡的房间里
挪 到 另 外 的 房 间 角 落 里 去 了 。
此后，我就把那些不起眼的旧扁
担 给 忘 记 了 ，直 到 昨 晚 的 那 个
梦，让我又想起了昔日的往事，
回忆起了角落里的旧扁担。

今年七十四岁的父亲与哥嫂
远在他乡，虽然不再用扁担劳动
挣钱供我们穿衣吃饭读书了，但
他依旧用自己的双手做些手工
活路，养活自己暂时没问题。所
以我家木屋角落里的那些旧扁
担 ，现 在 似 乎 没 多 少 使 用 价 值
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它们
过往的贡献。

年轻时父亲用一根又一根扁
担挑起一片天地，挑起我们读书
走出农门的梦想。今天我们要感
恩父母的同时，又要做如“扁担”
一样对社会多少有点价值的人。

木
屋
角
的
旧
扁
担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歌国度，
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已经有两
千多年的历史。我们的生活中处
处有诗歌，从我们小时候就唐诗的
熏陶开始，我们的生活中，无不渗
透着古典诗词的情韵。在中国文
化传统中，诗有着极为独特而崇高
的地位。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
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
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诗·大序》）面对中国伟大而
浩瀚的诗歌文本，捧读其中某一个
篇什，每读一遍，心中的敬畏便增
加一分。这种敬畏，贯穿我的阅读
理解和全部创作。

今年夏天，山城凯里闷热无比，
越山给我发来微信，要把他的诗歌
集《与伯爵同行》给我，叫我“批评
批评”，这让我受宠若惊。

他一道给我的还有他近期出版
的钢笔画作品集《故乡远去的风
景》和草书（书法）作品集《无界·有
径》，厚重的三本，拿在手上沉甸甸
的，感觉有一种重荷压在我的肩
上。从他作品集所取的书名可以
看得出来，那都是一行行优美的诗
歌。同为诗歌创作者，这些年来，
对身边的诗人和爱好者关注太少
了，有一种失职的愧疚。

捧读越山的《与伯爵同行》，让
我一下子回到诗歌的现场。我一
直相信世界上有多少种情感，就会
有多少种诗性表达，作品的存在就
是一种表达和一种精神的存在。
比如：“在万米的夜空/灵魂和肉体
偶尔也会分离一下。”从越山众多
的诗句中，可窥一斑。

鲁迅曾经说过：“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世间
万物的重生与幻灭，都是一个写作
者必须关注的创作主体，要想成为
一个真正的创作者，必须强调自身
的现场感和创作主体，这一点，越

山做到了。
“于是/梦醒过后/他把这群麻

雀带到画里/让它们雨后，重生”“两
千年后/一双蝴蝶从窗前悄然/飞
离”“竖琴老人拨动了那根/改变四
季的琴弦”“流浪汉把这一阵风揽
入怀里/当然/还有那片落叶”。从
越山的诗歌文本来看，他的意境辽
阔、立意深远，抒写日常琐事，道的
却是大的情怀，引发人性的思考，
聚焦当下精神图谱的记录，让我看
到诗人善良、坦荡、朴素、悲悯、正
直……

20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复苏
的大背景下，“朦胧诗”像一股巨浪
袭击诗坛，以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为
基础，结合意向化的表现方式，使
诗歌的文字表现处于一种时刻隐
藏却又在表现自己的情形中，即人
们所谓的语境模糊朦胧，诗歌含义
多样。正是这种魅力征服了众多
的读者，“朦胧诗”的崛起与发展，
对中国新诗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我们已经失散多年/记得在阿
尔巴特大街/雨斜着落下/它不过
是/回忆的一种表现形式。”“城市的
雨/集体绕过屋顶/落在镜子里/它
们光鲜/且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
彩。”从这些句子里可以看得出，越
山有着强烈的求新创新意识，“十
年之后/面对黑夜/他躲进梦里/像
一只蜗牛。”“空白的画纸/有人鲁莽
走进/和虚构一起坐在梦里/等画者
把他领走。”语言奇崛的张力，足可
以刺痛我脆弱的内心。

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一代诗人
或多或少都受到“朦胧诗”的影响，
骨子里有着一种精神反叛。里尔
克说过：“因为诗并非像人们认为
的那样是情感，而是经验。”我一开
始是持怀疑态度的，没有情感，只
有经验能写出好诗？从越山的诗
歌里，可以看得出他有着丰富的经
验、经历、阅历，加上书香家庭的诗

书熏陶注入了浓厚的情感，已经为
一首诗的成功搭建了支撑点。越
山的诗句句式都很短，有冷硬、奇
崛的特质，大量的文字在跳跃、奔
突、摇摆、冲撞，有着自身强烈的节
奏，闪烁着孤独的光芒，有着忧伤、
惆怅的气息和强烈的悲悯情怀。
从他的这些分行文字里，我相信了
他近年来悄然形成的一个新的诗
学追求向度。

“失重城市的大街/拐角处/有
个梦在夜里走动/在匍匐的黑色中
匆匆经过我们/它有心事/它汲取城
市的寂寞/就像森林的夜莺/夜消
失/梦停止走动/它在黎明之前悄悄
闪现/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等待/
天边朝霞绽放的一刻”。这是诗人
的体验，以“夜莺”为一个意象，仿
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清晰画
面，对大自然有着强大的敬畏感，
刻骨的感受，他试图探索人与自然
深度沟通的渠道，寻求更加贴近内
心的神秘途径。

读越山的诗，在他的长短句里
起伏跌宕，随波逐流。时而视野开
阔，时而学贯中西，时而羞涩矜
持。有诸多诗句读来如游荡在凯
里老街潮湿的巷道，也像在渐冷的
月光下失眠之人的叹息。

从有限的诗意蔓延到无限的情
感体验，是诗意的开始。当越山独
特的语感文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时候，必将带来阅读的快感，必将
对诗歌有更为宽广的理解，必将带
着我们走进一场未知的旅行。

深夜阅读越山的诗歌，被一种
诗性笼罩，人安静下来，喧嚣渐次隐
去，一个词与另一个词、一个句子与
另外一个句子，为我们构筑了一个
独立的诗性场域。我们用视觉、听
觉、触觉感知这个世界，再走向这个
世界的途中，感悟将是多种多样
的。当我们用诗一样的句子抵达的
时候，或许是另外一番感受。

读越山的诗歌
□ 姚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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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廷
茂


